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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挑的题材　 出色的写作

———石阶长篇小说 《空谷》 序

白　 烨

题材在小说写作之中, 既可以说很重要, 也可以说不重要。 倘若笔触

深入到别人未曾涉足的某些领域, 题材就显得很重要了; 倘若所写的是人

们习见的俗常生活事象, 题材就不那么重要了。 石阶的长篇小说 《空谷》,
无疑属于题材重要的一类写作, 因为它涉及至今仍鲜为一般人所知的苴却

砚, 几乎是以此为主构筑起了整个小说。
出产于金沙江沿岸的石崖峭壁, 成名于汉魏时期的苴却砚, 在明清之

后渐渐失传。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开发以来, 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独特

的价值所在。 如今, 无论是在石砚界, 还是在收藏界, 苴却砚都声名显

赫, 广有影响。 它非属中国的 “四大名砚”, 但又被看作是集 “四大名砚”
之优长于一身的 “砚中珍品”, “文房奇品”。 这些年, 随着人们对苴却砚

历史渊源的发掘, 对其自身品质的发现, 其声名与价值都在节节攀升, 步

步攀高。 但与它在行内的这种如日中天的状况相比, 苴却砚在社会影响

上, 在大众认知上, 尤其是在文学表现上, 却罕有什么踪迹, 很少为人所

知, 几乎是一片空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石阶的 《空谷》, 就具有了特

别的意义, 它可能是有关苴却砚在文学反映上的首部小说作品。 就像书名

“空谷” 所寓意的那样, 这部小说, 也应该属于苴却砚在文学领域里的

“空谷足音”。
当然, 作者石阶深谙小说创作要构筑故事、 描画人物的道理与规律,

她并非一开首就说苴却砚如何如何, 而是用引而不发、 欲说还休的方式,
编制了一个曲婉又迷离的故事, 把有关苴却砚的一切, 都串接于故事, 粘 100



连于人物, 伴随着故事的演进与展开, 人物的活动与形状, 有关苴却砚的

历史沿革、 原石产地、 雕刻工艺、 艺术价值等内容, 就如同吉光片羽一

般, 逐步呈现出来, 散发出奇光异彩。
作品在一开始, 就以澄泥砚世家子弟江鲁生在恍惚迷离之中, 本想

“由砚灵指引找到砚石圣地”, 孰料却被 “恶人拉到石山”, 引出了砚痴、
砚灵、 砚石圣地等关节点, 制造了引人疾读的故事悬念。 继而, 又由江鲁

生进入栖云山庄之后的观砚、 赏砚、 丢砚、 粘砚、 雕砚等一系列情节与细

节, 作品渐渐拉开笼罩于苴却砚之上的层层纱幕, 使人由原石到成品, 由

砚人到砚石, 由赝品到极品, 在对苴却砚由远及近、 由表及里地逐渐接近

中, 一步步领略和悉知苴却砚的不同凡响、 弥足珍贵和神秘莫测。 及至江

鲁生终于快要雕成一方自己设计的苴却砚, 并且越看越喜欢, 喜不自胜

时, 人们也不免要为之陶醉: “浅绿色的石磦为表, 黄色石磦为底, 表与

底之间夹着厚厚的青色细腻品质, 这方砚放在桌上有种朴实、 厚重之美。
之所以认为这方砚堪称宝砚, 是爱这方质朴的砚台上有一枚铜钱大的石

眼, 这石眼恰到好处地留在砚额中间, 这种同色石眼粗看浑然不觉其存

在, 当看到其存在的时候, 会使人产生天上云追月的感受。” 江鲁生观砚、
赏砚的如许内心感受与由衷赞叹, 把苴却砚何其独特, 何以美妙, 何其珍

贵, 都揭示得淋漓尽致, 无以复加了。
小说要叙事, 更要写人, 以事托人, 才是上品。 《空谷》 的作者也深

谙此中道理, 精心塑造了分属不同类型的众多人物形象, 男性形象有江鲁

生、 欧阳敏、 殷天佑等, 女性形象有四姑娘、 依清、 婵儿等。 但相比较之

下, 江鲁生和四姑娘的形象最为独特, 也是最见光彩。 江鲁生为了寻访苴

却砚, 花费数年岁月, 辗转几千里路来到西南某地, 没有着落的时候, 饥

寒交迫, 形同乞丐; 心里惆怅的时候, 失魂落魄, 如同疯人, 但只要说到

砚石和砚台, 就精神焕发, 两眼放光, 完全换了一个人。 为了雕出一方好

砚, 他能忍受所有屈辱, 承受一切痛苦, 他以雕砚作为自己人生的唯一追

求, 把自己所精心雕刻的苴却砚命名为 “天地砚”, 意在追求 “天地初分”
又 “天人合一” 的艺术境界, 而他自己委实就是一个以砚为命, 为砚而生

的砚人合一的典型。 他与四姑娘的邂逅与相恋, 也是由于砚石与砚台, 堪

称是砚恋、 砚缘。 为了救出这个被土匪劫持的视他为亲人和神人的四姑

娘, 他不惜舍出自己至为珍爱的 “天地砚”, 因为四姑娘不止是他的恋人,200



而且也是他心目中的 “砚灵”。 由对苴却砚爱不释手的酷爱, 到救人于危

难的关键时刻的忍痛割爱, 都显示出了这个人物既崇砚求艺又重情尚义的

远大追求、 宽厚胸怀与高尚人格。 从小处看, 江鲁生这个人物, 当数砚石

界内超尘拔俗又德艺双馨的砚界翘楚。 从大处说, 江鲁生这个人物, 也是

凝聚了传统的艺人精神和现代的文人意识的民族精英。 这个气度不凡的人

物, 让卓尔不群的苴却砚焕发出了勃勃生气, 也让整个作品满含了一种荡

气回肠的精神气韵。

总之, 石阶的 《空谷》 一作, 无论在弘扬苴却砚文化的层面上, 还是

在演练小说写作的意义上, 都有其可读可品之蕴与可圈可点之处。 在我看

来, 写出 《空谷》, 既是作者的一次成功的小说写作, 也是苴却砚在文学

世界的一个精彩亮相。 当然, 作品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 比如相似性的

人物较多, 有相互遮蔽之嫌。 另外, 小说的结构与叙事也时见枝杈和艰

涩, 读来尚不够自如流畅, 等等。 但总体看来, 瑕不掩瑜, 自具其长。

我相信, 这部 《空谷》 的问世, 一定会引起它应有的阅读反响, 也希

望作者也由此增进文学创作的信心, 写出更好的作品。

是为序。

2015 年 2 月 28 日于北京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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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恶人当道, 殃及这块石头初为砚, 就不得不以历经千年风霜的面貌

示人, 可耻啊!” 江鲁生说着把砚交给天佑, 心中却放不下对这块砚石的

愧疚。

殷天佑缓缓掀开大红锦缎, 撩起黑色细羊绒察尔瓦, 再次擦拭砚额上

与绿磦同色的石眼。 管家列巴凑上来指点着说: “黄底、 绿面, 江先生说

这是一方高天、 厚土的 ‘天地砚’。”

“拿去, 准备起驮!” 天佑说着直起身, 依依不舍的目光再次停留在砚

上。

一方黄鳝纹为底、 绿磦为面的苴却砚被装进藤箱, 上了驮架, 天地砚

和六箱生烟土、 两箱玉簪茶、 两个妙龄女奴一起成了贡品。

没等起驮的呼哨响起, 天佑已打马前行。

迟来的呼哨声在山谷里迎来荡去, 惊起鸦雀倾巢而出, 低空盘旋, 使

得雾晨恍若昏暮。

马帮渐行渐远。

江鲁生依依不舍的目光追随着马帮, 直至浩荡的马帮隐进浓雾, 而前

面的茶马古道正是盗匪出没之地……

100



1

大雨初歇。 暖阳抚摸着清新万物。 屋顶青瓦泛着釉色光泽, 树木花草

青翠欲滴, 小鸟 “叽叽喳喳” 欢叫、 蹦跳, 摇动着缀满花朵的夹竹桃。
江鲁生恍惚着, 搓脸、 捏鼻、 拽耳, 几番验证终于相信只要自己直起

腰, 浅水窝里那副蓬头、 垢面、 多骨、 少肉的陌生面孔会在瞬间附着到自

己身上, 与身体拼接出一个落魄的自己。 他下意识往脑后掏了一把, 这一

把落了空, 辫子已不知去向。
破衣烂衫、 身无分文, 与之伴随的还有这崭新世界里深沉的饥饿。

“行行好吧, 赏碗饭吃。” 这句话在他舌尖上缠绕, 真正说出口的是对眼前

景色的感叹。 “天国!” 他欣喜地重复着这两个字, 感知着梦与现实的距

离, 思维在虚幻与现实之间穿梭跳荡, 仿佛自己与心目中的 “砚灵” 只距

一步之遥, 而这一步竟是腹中极度的饥饿。

※　 　 　 ※　 　 　 ※

大梦乍醒, 春色弥望。
满世界的五彩裙, 满眼的花头帕。 欢歌笑语声近来远去, 活跃起了青

石、 灰瓦的小镇, 也活跃了鲁生呆滞的眼神。 他立在青石铺就的街道, 目

光在花头帕间闪来跳去, 找寻梦境中那神秘面容和那惊鸿一瞥。
“江壮士, 何以如此落魄?”
鲁生没理会这声问话, 更没收回追逐花头帕的目光。200



“自古才子多风流。” 话音伴着脚步声, 一张男人的瘦脸瞬间挡在鲁生

眼前。 鲁生不得不打量这位身材高挑的瘦男人, 搜尽枯肠也没从对方这张

瘦长面孔上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
“怎么, 不打算雕砚了?”
“我? 雕砚?”
“若不是这齐鲁之腔, 还真不敢确定见到的是你。”
在将要接近砚灵的地方来者提到了砚, 鲁生下意识地施着礼说: “敢

问, 兄台……”
“不才, 复姓欧阳, 单一个敏字。 祖上以鉴、 藏砚台为业。” 瘦脸说着

双手抱拳还礼。
人群中突然爆发出爽朗一笑, 欧阳看到殷天佑带着约伙和约卡从人群

中走过来, 意识到自己和鲁生一个长袍马褂, 一个破衣烂衫在闹市街头行

礼寒暄, 不由得也笑了笑, 随即迎着说: “少主人, 这就是砚痴。”
“砚痴?” 少主人微笑着又问, “那个江壮士?”
听到 “江壮士” 这陌生字眼, 鲁生下意识低头打量了一眼自己破衣难

遮的嶙峋瘦骨。
他刚要离开, 就觉有人贴住了后背, 面前已不是一张面孔挡着, 而是

几个男人立在对面形成了人墙。 “我得罪过诸位?” 鲁生见少主人摇头否

认, 接着说: “我既无钱财可劫, 又与诸位恩仇无涉, 还请行个方便。”
少主人微笑着说: “三年前, 江兄追女子追到 ‘文宝斋’, 砸了陈老板

的一方好砚, 难道今天要再生祸端?”
“既然兄台为砚而来, 我们有你想象不出的好石、 好砚。” 欧阳发觉鲁

生听到 “好石” 两个字眼睛就放光, 赶紧接着又说, “我来引见一下, 这

是少主人殷先生———殷天佑, 带马帮经营买卖。 如果江兄是为砚石而来,
现在就跟我们走, 少主人不会亏待江兄。 只是有一点, 往后见到砚台, 无

论是否入得法眼, 还请高抬贵手, 别再砸了。”
“欧阳兄真想带上他?” 天佑问着话, 眼睛依然停留在鲁生的脸上。
“我们正差帮手, 捡上他, 也许有些用处。” 欧阳说着, 并没对少主人

表现出卑躬屈膝, 言语上却早已收起了对 “江壮士” 的以礼相待。
欧阳以 “捡” 这种轻描淡写的语气向少主人谈鲁生的去留, 不仅伤了

鲁生的自尊, 更让他对欧阳敏的砚家身份产生怀疑。 听着这对主仆的一唱 300



一和, “嘿……嘿……” 鲁生一阵傻笑。 连他自己也分不清这是装傻, 还

是依然停留在痴傻状态。
欧阳愣了一下, 继而苦笑着说: “江兄, 别逗了。 大街上也不是说话

的地方, 借一步说话。”
“我不跟你们走!” 鲁生说时脸上已经带着怏然不悦。
“相信江先生不是真傻。” 天佑的话语不重, 鲁生却感到了肩头上的沉

重分量, 在两个黑衣人左右挟持之下, 转眼间邀客竟成绑客。
天佑吩咐了约伙和约卡带着鲁生去洗理更衣, 他就和欧阳先到饭馆去

了。

※　 　 　 ※　 　 　 ※

“巴蜀香” 川菜老馆, 门面黑底烫金的大招牌上字迹已显斑驳, 柜上

鲜艳红布封口的几只青花酒坛异常醒目。
天佑做东, 欧阳作陪, 请的是欧阳从街市上捡来的砚痴江鲁生。
客还未到, 菜已上齐。 红油肚条、 麻辣鸡块、 红烧猪肘、 烤羊肉散发

着诱人的香味, 几样亮油的蔬菜也青翠光鲜。
天佑叫了一斤青梅泡酒, 一边给欧阳斟着一边说: “别太拿他当回事,

先喝着。” 欧阳往门口看了两眼, 犹豫着还是端起了杯。

※　 　 　 ※　 　 　 ※

鲁生在镜前磨蹭着, 看到镜里的自己, 也看到了镜里的另一个黑衣

人, 尽管那人被挡住了大半个身子, 但身上的雄浑之气却直逼过来。 外面

是满街的五彩裙, 也许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的时机已经到了,
而自己却到不了街上, 看不到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几年的 “装疯迷窍”, 两天来风餐露宿, 再加上淋了一场大雨, 使鲁

生从心智迷失中清醒了, 也许是不需要继续装疯扮傻, 七魂六魄此时才归

了位, 竟然发现往事并没走远, 再牵动哪根线都会连带出一串串的痛心。
对不堪回首的往事有了记忆, “整窑的澄泥砚坯啊!” 砚坯崩裂声里烟

尘火光中腾起了身着五彩裙的少女砚灵, 而现在有可能会与砚灵失之交400



臂。 他想到 “由砚灵指引找到砚石圣地” 与 “被恶人拉到石山”, 这是有

着天壤之别的两种境界。 他已经坚定了逃走之心, 眼下却无逃走之机, 再

次端详自己的打扮, 青衣、 青裤、 白底青面布鞋, 再加以寸草不留的项上

人头, 这是镜子里的形象, 也是镜前的自己。 他对自己的打扮厌恶得肠胃

颠倒, 就差着肚子里早已没有可吐之物。
“一身全新, 躺下去如死人, 站起来像诈尸。” 鲁生在心里这样对自我

做了评价, 仿佛穿着上的焕然一新, 像是被完成了一次殡葬。

鲁生一露面, 天佑差点笑得喷出汤水。
约伙赶紧解释说: “本来头顶上留了 ‘天菩萨’ (彝人男子的发式)。”
“不是留不留天菩萨的事。” 天佑打量着鲁生, 接着说, “这身衣裳没

穿对。 要不, 给弄套亚麻布学生装?”
鲁生冷着脸说: “不用在乎这个, 先说要咱来干啥。”
“吃饭。” 天佑示意了一下, 约伙连推带扶把鲁生按到了座位上。
“不会是鸿门宴吧?” 鲁生说着拿起了筷子, 不管不顾地就是一阵狼吞

虎咽。 这举止把天佑和欧阳都看呆了, 鲁生意识到自己的不雅吃相时, 手

上的饭碗和面前的两个菜碗都已见底。 “好在没给他弄套长衫, 若不

然……” 天佑浅笑着没再说下去。 欧阳给鲁生斟上酒, 含着笑说: “饿了

就吃, 这不算辱没斯文。 喝杯酒压惊、 洗尘, 请, 请!”
鲁生放下碗筷却没端酒杯, 目光在欧阳和天佑之间打量了两个来回,

神情淡然地问: “我才从水磨房出来, 今天就被你们捡了, 这不会是巧合

吧?”
“巧合?” 天佑说着眼角露出了不屑。 欧阳赶紧接着说: “三年下来,

若不是殷先生关照, 很难相信你还能坐在这里。 昨天去文宝斋, 才得知陈

掌柜提前两天放你出来了。”
“何以见得?”
“砸了人家上等砚, 让你终身为奴隶也不过分。 欧阳先生每来镇上就

到柜上拜访一回, 陈掌柜才答应了这个三年期。”
“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欧阳敏说着摆了摆手, 接着问, “这三年江

兄是怎么过的?”
“明知故问。” 鲁生冷冷地回了一句, 猛然发现殷天佑以凛冽目光注视 500



着自己, 心里顿时一惊。
“不妨事, 不妨事, 不知者不为过。” 欧阳说着起身向天佑拱了拱手,

接着说: “请允许我再次作个引见。 殷先生是阿硕土司的唯一继承人, 上

过多年学堂, 知晓彝、 汉语言、 文字, 还懂洋文, 在水墨丹青上的造诣更

是深厚。 少主人如此学识在此地实属凤毛麟角, 将来定会是前途不可限量

的开明土司。 跟着少主人, 江兄也能大展宏图。”
鲁生双手抱拳施着礼, 以夸张的语气连说: “失敬, 失敬!”
“言归正传, 在下对江兄砸砚一事心存好奇, 可否赐教?” 天佑说着,

目光一直停在鲁生脸上。
鲁生毕竟走不出砚痴境界, 听到提起砸砚的事, 三年前的愤懑再次涌

上心头, 好像又看到别人在糟蹋砚石, 想起那块有着 “七珍、 八宝” 石眼

的珍稀好料被施以粗拙的雕工, 不由得叹了句: “那哪儿是雕砚!”
见欧阳和天佑不吭声, 鲁生接着说: “笔、 墨、 纸、 砚, 唯独砚称之

为 ‘器’, 早在宋代四川人苏易在 《文房四宝》 中就说过 ‘四宝砚为首。
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受, 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 好一个唯砚而已, 我

砸的那方砚如果置之书案, 只恐是添烦。”
“我们见过那方砚, 没你说的那么不堪吧?” 欧阳说着瞟了天佑一眼,

天佑也跟着点了头。
鲁生更气愤了, 大声说: “在端砚中七眼为珍, 八眼称宝, 这样的石

料被雕得非但不入流, 更是视觉劫难! 我怀着朝圣之心离开砚窑, 吃了那

么多苦头才近了圣地, 见到的却是这样的货色, 上好石料被雕成这样, 活

脱脱暴殄天物!”
天佑一脸不悦地说: “尽管这样, 也不该如此莽撞。”
鲁生大着声, 早忘了自己面对的是土司府少主人, 瞪着天佑接着又

说: “掌柜对那方砚 ‘敝帚自珍’ 也就罢了, 我就是想多看看砚上的石眼,
他毫不客气地说 ‘别摸宝砚’。 那也能算宝砚?!”

欧阳看到鲁生依然为那方砚怒气未消, 笑着说: “有幸撞见了那一幕,
江兄在盛怒之下才有了这砸砚之举。 还好, 砸的是陈记店, 要是砸了彝

人、 苗人这样一方砚, 那就绝对是灭顶之灾。”
“难道……这样的砚还能算是好砚?”
天佑已经感觉到鲁生的谈吐不凡, 这才说: “在这川滇接壤之地, 先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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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多以蚕丛氏后人自居, 双眼凸出, 那是仙农蚕丛氏的特征, 是先祖图

腾, 那方砚就叫作 ‘蚕丛氏夜观天象’, 江兄没看懂, 这就是文化上的差

异。”
“殷先生的先祖是……”
“不在于这个。” 天佑说时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 像是还在为那方 “蚕

丛氏夜观天象” 砚被砸而惋惜。 过了好一会他才放缓了语气接着说: “那
方砚出于名家作坊, 虽不是制砚名家亲手雕刻, 也是名家生前设计的砚

式。 这方砚在民间几乎可以说是绝品。 这样一方砚, 若不砸, 你难解失落

之苦, 你这一砸, 却不知砸出多少人的怜惜之痛。”
“不入魔不成佛。 鄙人以为, 江先生有这疯狂之举, 自会有过人的本

事。” 欧阳向殷天佑进着言, 也是有心在探试鲁生是不是真的会制砚, 没

想到鲁生盯着窗外不接这个话茬。 他只好接着说: “大俗若大雅, 这不只

表现在别的艺术门类。 这俗不是恶俗、 媚俗, 而是地域上的民俗。 比如

说, 澄泥砚的浑厚、 端砚的显、 歙砚的隐, 虽然都在因材施艺, 这 ‘艺’
却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 都有着其自身的人文环境。 再比如这里的砚, 石

材产自彝区, 这里又有着粗犷、 质朴的民风, 石品、 人品合二为一, 雕出

这样的砚台自有其道理。”
鲁生听了欧阳一番话还是不以为然, 觉得欧阳即便有评品砚的学问,

也没有雕石制砚的体力, 怎么看都像是师爷, 忍不住说: “冒昧请教一句,
和田玉产自新疆, 雕琢风格结合的是什么民俗特质?”

欧阳敏一时想不起该怎么定位, 硬着头皮说: “细腻, 对, 就是如同

羊脂般的细腻。”
他心里也知道细腻是玉石本身的质感, 玉石的质感并不能算做制作风

格。 成品和田玉雕却很难结合到产地的民风上去, 最起码是眼下他总结不

出来, 只得硬着头皮说了这么不伦不类的话来蒙混过关。 说完之后他才想

起, 和田玉虽然产自新疆和田, 而玉雕工匠却往往是在内地完成琢磨。 江

鲁生没反驳, 嘴角上已挂着一丝不屑神情, 这使欧阳面露尴尬, 却不好接

着再次补充。
天佑把这两个人的神色看在眼里, 不自觉又冷了脸。 觉得与捡来的流

浪汉同桌共饮已经很失身份, 偏偏欧阳一不留神弄成了 “言多必失”, 而

姓江的表现又是如此桀骜不驯, 他盯着鲁生说: “陈掌柜背后有林老爷撑 700



着, 你差点会被 ‘咔嚓’。” 他说到 “咔嚓” 的时候在脖子上比画了一下,

见鲁生跟着缩了缩脖子, 他才端起杯笑着说: “喝酒, 喝酒!”

鲁生推开酒杯起身行着礼说: “与二位仁兄萍水相逢, 承蒙关照, 在

此谢过, 后会有期。”

天佑不动声色地说: “江先生谈吐不凡, 又何必拒人千里?”

“光天化日之下, 不相信你们能把我强行带走!” 鲁生的话刚说出来,

那两个黑衣人就到了他身后。 欧阳随即站起来抢先把一只手压在鲁生肩

上, 赔着笑脸说: “同道中人, 江先生何必自取其辱、 斯文扫地, 会弄得

大家今后不好相处。”

鲁生再次被迫入座, 这才想起打量天佑和欧阳, 虽然都穿着长衫, 两

个人在气质上却大相径庭。

天佑穿着灰布长衫, 头戴灰色细呢宽边礼帽, 举手投足间透出的是高

贵文雅, 风流倜傥, 话语不多却能在不动声色间传递出几分霸道。 欧阳面

孔白净, 眉眼清秀, 留着油光水滑的 “三七开” 分头, 薄唇上蓄着修剪整

洁的 “一字形” 胡子, 言谈举止略显浮夸, 过余的修饰彰显出的是文弱之

气。 鲁生挠了挠头, 指尖在铮明瓦亮的光头上行走得无阻无碍, 这一习惯

动作却挠出了特别的不习惯, 不由得对天佑头上的礼帽感到别扭, 觉得天

佑坐下来喝了这一阵酒, 鼻尖上已经沁出一层细汗, 却没舍得把礼帽摘

下, 就像那礼帽是赁来之物, 少戴半刻便会折了本一样。

两个黑衣人退开之后, 欧阳小声说: “江先生不必多虑, 既然你我同

道, 就该一起雕出些好砚, 这样才不枉大家相遇一场, 也才算不愧对那些

上好的石料。”

鲁生听得半信半疑, 仿佛跟着天佑和欧阳也许是条通往砚石产地的捷

径。

酒至半酣, 鲁生依然能感觉到不远处两个黑衣人的注视, 想到自己身

处这近乎被绑架的境地, 再次对前路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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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矮院墙边种植着一丛丛青竹, 竹下日影婆娑。
鲁生靠在窗边, 耳畔响着前庭的人欢马叫, 他知道这就是欧阳说的要

动身了。 酒足饭饱之后, 先恢复起来的体力, 继而是胆量, 更何况现在正

是逃跑的绝佳时机。 他正欲翻窗, 突然发现一个抱着东西的人闪进了竹

丛。 这是彼此的发现, 那人掠过时回头扫了一眼。 在这倏忽闪过中, 留在

鲁生脑海里的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欧阳敏推开门, 看到江鲁生半骑矮窗, 顿时猜到了八九分, 微笑着

说: “江兄, 这是要唱哪一出?”
鲁生愣神之后收回脚, 苦笑着说: “这是要到哪去?”
欧阳敏微笑着说: “到了你自会知道。”
“如果我不愿意呢?”
“到了那里, 江兄绝对不会后悔。”
鲁生再次看看窗外, 没有风, 对面的竹叶却瑟瑟抖动。 那抖动的竹叶

下, 藏匿着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行窃者, 一个不堪惊扰的灵魂。 鲁生现

在可以翻窗而逃, 却怕欧阳敏叫喊起来惊动院子里的马帮, 更怕惊扰了竹

丛后的行窃者。 此时, 只要自己动手掐住欧阳敏的细脖子, 让他不再出得

了声, 自己就能翻过矮窗, 钻进竹丛, 和竹丛后的人一起越墙而逃。 他走

近了欧阳, 心里紧张得怦怦直跳, 双手在身后剧烈颤抖, 心与手作着势力

悬殊的抗衡。 他只是个砚匠, 即使欧阳成了横陈在他与砚灵间的障碍, 他

也做不到伸手掐住欧阳敏的细脖子。 900



※　 　 　 ※　 　 　 ※

马帮再次要出发了。
早上席卷而至的那场暴雨, 使马帮只得退回了客栈。 天留客, 欧阳才

得以与鲁生相遇, 难道他们命中注定会有一次联手? 天佑见惯了彝人的耿

直, 唯独没见过鲁生这种以莽撞方式表现出来的豪爽, 在与鲁生的短短接

触中, 天佑几次感到鲁生身上那种豪气如空穴来风, 不期而至, 无踪而

遁。 他已经领教过鲁生机智、 犀利的言谈, 就更觉鲁生的举止有些诡异。
一想到马上要做桩大买卖, 如果接受外人同路, 就会触犯马帮的忌讳。 他

指使约伙和约卡一起去招呼着装货起驮, 而有意忽略鲁生的存在, 如果这

边急于启程, 那边逃了江鲁生, 纵然欧阳心里会有些不痛快, 于情于理都

不会留下来为寻找江鲁生而置马帮于不顾。
“哦嗬嗬———” 一声吆喝, 继而是两声尖利的呼哨。
应着这声呼哨, 从客房那边走出的是身穿月白色长衫, 手拿细竹编遮

阳帽的欧阳, 他没走两步就停下来回头等待了。 “没逃?” 殷天佑心里掠过

这个念头, 说不上是疑虑还是意外, 或者是失望。 无论是在深谷丛林还是

在闹市人群, 马帮起驮前总有这样一声吆喝、 两声呼哨, 以此提精神、 整

队伍、 壮声势。 没等鲁生露面, 没等队伍摆开, 天佑就兴致索然地跨上了

马。
二十匹滇马、 三十几个奴隶形成了长长的阵容。 鲁生在马背上居高临下

打量着街道, 众多的花头帕、 五彩裙闪得他目不暇接。 欧阳打趣着说: “江
兄, 这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你到 ‘赛装会’ 去, 眼睛就会更不够用了。”

“什么赛装会?”
“少女们比赛衣裙、 头饰的聚会, 也是青年男女相亲的场所。 情歌和

着婀娜的舞姿, 三昼夜的狂欢下来, 将成就无数对恩爱姻缘。”
“现在是往那里去, 是吧?” 鲁生急切地问。
“现在?” 欧阳指了指前方, 接着说, “出了镇子往前就是奴隶市场,

再往前就该进山了。”
“不去看……” 一股劲风不期而至地扫荡过来, 鲁生把话咽回去了。

他干咳了两声之后刚要接着说下去, 吃惊地发现天佑正回头看着这边, 那010



目光冷峻得不含半点柔和, 那支火铳子在肩头闪着幽幽的寒光, 旋风扫飞

了天佑的礼帽, 竖起了天佑头顶上的两寸长的黑发, 使他的形象在鲁生眼

里瞬间成了凶神恶煞。 鲁生这一惊非同小可, 顺着风势, 趁着乱状, 溜下

马背低头便往人多的地方钻。
恐惧加上内急, 鲁生脚下早已是慌不择路, 偏偏这个时候有更多的五

彩裙、 更靓丽的花头帕从他眼前闪过, 可怜他这会儿只得把 “众里寻她”
暂且放下。

几年未遇的一餐大油荤, 毫无保留地穿肠而下, 及至鲁生再次回到路

上, 已不见马帮踪迹, 街上的五彩裙也所剩无几。
望着冷清的街道, 鲁生冷静了, 也才真正地从浑噩中醒来。
刚才是众里寻她, 转眼之间成了在冷清的街头寻她。 一番打听, 他才

知道今天早上是赛装会散场, 没玩尽兴的女孩子们绕进镇对今年的赛装作

告别, 要想再看到这满目的五彩裙, 只得等到明年。 而且这里是彝、 汉、
苗、 傈僳多民族杂居区, 外乡人很难从少女的长裙、 花头帕上分出她们的

种族。 好在鲁生并不知道自己要找的少女是哪个民族, 他要找的除了服饰

之外还有那张面孔, 那是他心里反复刻画了千百遍的一张熟面孔, 那个在

他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砚灵———四姑娘。
他的情绪由后悔到懊恼, 梦中的少女只是虚无缥缈的意象, 而寻找砚

石才是自己此行真正的目的。 逃离了那支马帮, 也许不是得到自由, 而是

错失良机。 自责中, 几乎与迎面的花头帕擦肩而过。 “哎!” 他只哎的一

声, 赶紧去追, 不期然地与迎面而来的小伙子撞到了一起, 应着一声女人

尖叫, 一块石头从小伙子的怀里跌落到了铺街的青石上, 两个都僵住了。
曾经虚无缥缈的意象突然出现在面前, 不被惊呆也会被吓傻。 鲁生不

只被这声尖叫骇傻, 更被眼前那人的相貌惊得灵魂出窍。
他觉得自己疯了、 懵了, 下意识里感觉到那个五彩裙正在走远, 丢舍

不下的是眼前真实中的幻觉。 面前的小伙子眉若柳叶, 鼻若悬胆, 身披黑

色察尔瓦, 头顶裹缠的是崭新的青布, 这青色更衬出了 “他” 少女般的唇

红齿白。 看装束, 眼前人是英武的彝家男儿, 偏偏这皓月般的俊脸尽显着

娇滴滴女儿家模样。 这相貌如果配上花头帕、 五彩裙…… “难道会是砚灵

四姑娘!” 110



男装女人却大声吼叫: “赔我, 赔我苴却石!”
“什么石?”
“雕砚台的苴却石!”
鲁生只知道那绝妙的砚材出自川滇之地, 却没听说过这里还有可制砚

的 “苴却石”。 他盯着面前这张熟悉的面孔, 回味着和砚石有关的字眼。
“盯着傻看, 你觉得有意思吗?”
“你知道哪里有好砚石料是吧?” 鲁生说着, 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嗓子

眼了。
“废话, 你随便找谁问问, 只要会两句汉话就会告诉你哪儿有苴却石

料, 用不着麻烦我。”
“这么说, 姑娘一定知道?”
姑娘指着地上碎片说: “看吧,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害我坏了一块石

料还敢在此纠缠, 看来你是不知道我四姑娘的厉害, 赔我!”
“自古黄金有价石无价, 怎么赔?” 江鲁生这么想着, 不经意间目光触

及到了地上的几片碎石, 身体里顿时有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 几年的追

寻, 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面前, 就像是自己的心被摔碎了。 他 “扑
通” 一声跪伏于地, 捧起石块如醉如狂、 泪流满面。

四姑娘心软了, 蹲下来小声说: “赔不起就算了, 何必如此。”
鲁生看到石片上那只碧绿的石眼, 就知道自己接近了圣地, 同时也知

道自己毁了一块上品石料, 痛心和激动汇聚而成的滚滚热泪一时难收。 这

痛哭已经引起了路人围观, 四姑娘不尴不尬地看了一会, 悄然离开了。
人虚弱会做白日梦, 鲁生看看围观的群人, 再看看手上的石片, 知道

现在不是做梦, “见到了砚灵, 梦中的砚灵走进了现实”, 鲁生想到这里,
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惊诧、 恍惚, 神智在梦境与现实中几经穿梭, 依然

连缀不出一个合乎常理的判断。
手上有一片石, 这是真实的东西。 鲁生这会儿真恨自己这双眼, 如果

在客栈里那一晃而过的瞬间自己就认出了这张面孔, 何至于等到与四姑娘

相撞, 而且白白毁了这块上好石料。
“一而再地莽撞了。” 鲁生自言自语着, 想到逃离马帮已经算是错过一

回, 见到了四姑娘, 却再次与四姑娘失之交臂, 仿佛这六年多的疯傻状态

使自己迟钝了眼神, 锈住了脑子。21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